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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狗
结案后，我走在双桥镇的河岸，明明是个大晴天，树

叶在我身后犹如倾泻小雨般地沙沙作响， 对岸窗内透露
出的隐隐约约的黑影配合着呢喃， 脚下长满青苔的土地
踩上去滑溜溜的。我的脚步悄无声息，并未惊动周遭人家
的狗。 我打了个哈欠：“天气真舒服啊。 ”

其实，我并不讨厌狗，但也谈不上喜欢。要说感觉的话，应
该是有些害怕吧。记得在政法学校读书的时候，校门口是烈士
陵园，也是这座城市的森林公园。 我和室友经常在附近散步，
欣赏美丽风景的同时，总有不和谐的东西与之相衬。

一天清晨晨练时，我被三只大狼狗围着，就惊出了一身冷
汗。 记不得当时是如何离开的。 但没过多久，这几只狗又开始
“作祟”了。

那天，我和班上四个同学下课后，来到湖边散步。 傍晚的
湖边总是静谧得令人毛骨悚然， 夏日的炎热随着太阳的下落
一并消散，惊鸿伴着淡淡的鱼腥味，那是自由的味道啊，如同
在湖水中嬉闹的日子一样。 我重复着那些抱怨：“怎么总是有
狗叫。 ”
“城郊人家，养狗的人比较多，可能这会儿放出来遛达

吧。 ”一旁的室友安慰道。
不对，今天这狗叫得特别欢。“哇，救命啊！ ”伴随着一声

喊叫，我们五人冲了上去。
只见一条狼狗一边吼叫， 一边撕咬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

孩。这个可怜的娃裤子被撕烂，大腿出了很多血，躺在地上。一
旁的养狗人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拦住这条发了狂的狗。我们几
人上前， 先将这个小孩扶起， 另外两人找到路旁的树枝赶着
狗。好一会儿，终于是将这条狗制服了。此时，养狗人正准备带
着狗若无其事地离开。

“这可不行。 ” 一旁的室友把我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把人咬伤了就想走？ ”我也上前，拦住了对方。

“你们想做什么？ ”养狗人淡淡地说，仿佛是在说我们无
理取闹。

说到无理取闹，我很感激所处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学生
能获取想要的知识， 不会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日后注定会忘记
的无用世事上，至少在校读书也能避免游街聚闹吧。
“你也看到了，我们都是政法学校的学生。 作为养狗人，

要尽到管理之责。我觉得你有责任带这个小孩去治疗。 ”我停
顿了一下，看了看他的狗，“而且，以后遛狗的时候，要串上狗
绳。 ”

虽是一脸的不情愿，但养狗人也只好在我们的要求下，到
学校校医室为受伤的小孩进行治疗。回到宿舍，我们把这一次
见义勇为行为激动地告诉了其他室友。 我想到了《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中的保尔科察金、《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那
种对危险、动荡生涯的向往，革命浪漫主义的无畏和勇气，在
我心中不断上扬。年少时心中留下的那抹荣光，在我未来日子
里也依旧普照着。

第四章 消失的金戒指
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年少时的往事能对现在的生活

造成多大的影响。 没过多久，我又在为枯燥的法律学习抱怨，
为法条、名词解释绞尽脑汁；唯一的乐趣，便是老师说的那一
个个蹊跷的刑事案例。 本以为老师那是为了吸引我们这些苦
闷学子而故作幽默，不曾想过这个案例会在现实中真实上演。

还是在双桥镇，某天，万载县公安局刑侦队接到报警，
一位 70多岁的老人死因蹊跷， 镇派出所请求刑侦队支援。
我和刑侦队员一起来到现场。当时死者家属正在操办丧事。
那时还未实行殡葬改革，按照风俗，如果死者归葬入土，再
要挖出来检查，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我们当即赶赴双
桥镇水南村。

到达现场时，死者家属已经准备抬棺上山归葬。“大家先
停一停， 我们是万载县公安局的民警， 现在要对死者进行检
查。 ”刑侦队员一边说着，一边支开聚集的村民。

我当即转身对法医钟桂益说：“来， 咱们赶紧开棺验尸
吧。 ”

死者家属见状， 一把抱住棺盖， 吼道：“你们这是干什
么？！ 我家老人上吊，你们也要看？ ”

说话的是死者的大儿子李斌，在他旁边的是弟弟李武
（化名）和弟媳妇陈红（化名）。 我急忙说道：“你们的心
情我可以理解。 我们也只是例行公事， 还请你们配合一
下。 ”我慢慢把手放在棺材上，继续说道：“现在开棺进行
检查也是为了你们考虑。 检查没问题了，你们也好继续操
办丧事。 ”
“没见过这样做事的啊，这人都去了还折腾……”弟媳妇

陈红小声嘟囔着。
我见家属态度平静了，急忙给钟法医使眼色。 我俩一起

把棺材打开，不等家属同意，便在棺材盖板上进行解剖：尸
体的脖子上有明显勒痕，头部有轻微凹痕。按照死者家属所
说，老人系自杀上吊死亡的。 检查没一会，法医走到我和刑
警身旁，轻声说：“这是他杀，自杀系伪造。 ”

现场围着很多人， 有哭嚷的小孩， 也有用乡音交流的村
民。 此刻大家都望向我们这边，似乎希望在例行检查后，我们
能识趣地离开。
“请你们回去吧。 ”说话的不是聚在这里的村民，而是站

在我身旁的刑警。
这场丧事无疑是要终止的。顶着大家的臭脸，我们将小儿

子李武和他媳妇陈红带去县城审讯， 留下大儿子李斌料理后
事。 走的时候，李斌望着我，似乎想说点什么。
“可能是责怪咱们吧。 ”坐在车里，钟法医疲惫地回答我。

也是，亲人离世、公检开棺、终止丧事，真是混乱的一天。
到县城已经傍晚了。简单吃过晚饭后，民警们便开始了漫

长的询问。 此时正值冬天，审讯室窗外的风声像极了哀嚎。 死
者李老汉生前与小儿子李武、儿媳妇陈红住在一间屋子。他俩
的嫌疑自然也最大。
“案发当晚你俩在哪？ ”民警问道。
沉默了一会儿，李武望向陈红，缓缓地说：“就在……就在

房间里。 ”
“是谁杀死李老汉的？ ”
一旁的陈红着急地说：“他是自杀的啊！ 我们当时都睡着

了，不知道他上吊了。 ”
“法医检查结果显示， 李老汉是他杀， 是被人用手勒死

的。”坐在对面的夫妻俩脸色发白。民警继续问道：“上吊自杀
是你们伪造的吧？ ”

根据法医的验尸结果，在这样寒冷的夜晚、家中死亡、
伪造犯罪现场，几乎可以断定凶手就是他俩。可他们为什么
要做出如此事情？

经过一个晚上的审讯， 小儿子和儿媳妇分别交待了作
案经过：老人丢失了一枚戒指，怀疑儿媳妇偷了，就质问她。
儿媳妇受了委屈，就跟老人吵了起来。 此时正值冬天，老人
在烤火，就将手中的火笼砸向儿媳。 小儿子见状，抢夺火笼
并将老人掀倒在地；儿媳妇上前用手电筒殴打老人头部，形
成轻微伤后离开现场； 小儿子骑在老人身上， 用力卡其脖
子，致老人死亡。当晚，小儿子找到大哥，李斌到现场看见父
亲已死，尽管悲伤，但木已成舟，一切无可挽回，便跟着弟弟
一起伪造了父亲用绳子上吊自杀的假现场， 并请来乡村医
生假装急救了一番。

至此，案件真相大白。 小儿子被判处死刑，大儿子涉嫌包
庇罪，儿媳妇涉嫌故意伤害罪，分别被判刑。 一家子就此破败。

回家的路上，大家都疲惫不堪，领口单薄的布料丝毫遮不
住冬日的寒风，平日里话多的民警此时也变得安静了。

虎毒不食子 , 人毒不堪亲。 不知是这寒冬封闭了话
语，还是人心失去了温度。 本以为案破了，未曾想故事才
刚刚开始。（未完待续）


